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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开埠后第一份中文文献研究

——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初探

汤开建

在澳门历史上，第一个对澳门问题表示特殊关注且留下文字

记录的中国人就是庞尚鹏，他留下的《抚处濠镜澳夷疏》亦是澳

门开埠以后最早一份关於澳门问题详细报告的中文资料。庞尚鹏

及其《抚处濠镜澳夷疏》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澳门开埠初期史最值

得注意的人物和文献。

庞尚鹏，字少南，广东南海人。明嘉靖三十二年（ 年）

进士，历任江西乐平知县，监察御史，右佥都御史，后出任浙

江、福建等地巡抚。庞氏生性介直，不畏权贵豪强，素以敢言著

称。《明史 庞尚鹏传》称他：“慷慨任事，颇有经济之才，”“所

至搏击豪强，吏民震慑 於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均有德政，

故各地民众皆立生祠祀之。

庞尚鹏嘉靖三十二年（ 年）中进士，在此之前，他一

直在广东南海生活，而佛郎机夷人同其他东南亚各国商人从嘉靖

八年以后，一直在广东香山澳地区活动，嘉靖十四年还直接开辟

濠镜为番船贸易之地。嘉靖三十三年（ 年），葡萄牙人人居

虽然此时他已离开广东。但不久又出任广东监澳门， 察御史，

直接调查了解广东地方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方面情况。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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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从他的出生和经历，就可知道，他应是一位对早期澳

门问题最为熟悉和了解的明朝官员。

他出任监察御史之初，就对倭寇问题十分关注，并就此而上

奏章呈报朝廷，到广东之后，他最关注的就是澳门问题，他亲眼

看到，葡萄牙人入住澳门后，仅数年时间，一座荒岛已变成一

“雄然巨镇”，已变成一繁荣商埠。外国人口越聚越多，而且军事

实力越来越强，他感到了一种“隐忧”，出於士大夫对国家的责

任感，在其离任广东，出任浙江巡抚时，将其在澳门所见，以及

他对澳门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写成了一份奏章上报明廷，时

间是嘉靖四十三年（ 年冬。 奏章原题名为（陈末议以保

海隅万世治安疏》，又称（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或《抚处濠镜

澳夷疏》。

这篇奏疏曾在多处载录，首见於庞氏之《百可亭摘稿》，后

又在郭邨（广东通志》、《明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澳

门记略》及刘廷元《南海县志》、多种《香山县志》相次转录，

成为人们研究澳门史必须参阅的重要资料。这篇奏疏在各处载

录，文字都有所不同，《百可亭摘稿》、《广东通志》、《天下郡国

利病书）及《明经世文编》所录文字较详，《澳门记略》及《香

山县志》所录则多有删削。

庞氏这篇关於澳门开埠初期的报告，是一份史料价值极高的

澳门文献。正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澳门问题已成为广东一省“祸切

门庭”的头等大事，因此，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对澳门问题进行了

实地调查，并详细报道了澳门开埠初期的真实情况，以及广东地

方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文章不长，约一千一百馀字，但内容

丰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全篇奏章进行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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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处濠镜澳夷疏》是较早记录“濠镜澳”和最早记录“澳

门”两种地名的中文文献。

皮雷斯 於 年成书的托梅 《东方诸国

记》中关於中国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在广州港 ，从陆路而往的那边还有一海港，叫

需走三天，若取水路则一天一夜。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

的泊所。

，穆尔（ 教授认为即 ，应是

译为福建或福州，穆尔教授所依据的主要是 年意大利旅行

家卡尔 带回的一本（中国地图册）上莱蒂（

然而，根据上将“福建”译为“ ” 书介绍从广州至

的行程来看，福州显然是不适合。从广州到福州在当时

交通条件下，陆行三天，水行一日一夜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

穆尔教授的解释应该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皮雷斯书中提供的行程，再结合当时在广州附近出现港

口，又与 一词对音相近者，应当是“簾镜”了。黄佐

《广东通志》卷六六载：

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罗国蠔该国管下甘蒲蠔、六坤洲

与满刺加、顺搭、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

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蠔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

虎头门等门、 处海澳，湾泊

这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簾镜”之名。黄佐将上述布政司文

系於林富上疏通番舶之后。查《明实录》，林富上奏请通番舶在

则可知“，嘉靖八年（ 年）冬十月， 簾镜”一名正式出现於

文献的在嘉靖八年左右。又见文中所言为“递年”所见，亦可

一

不一 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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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簾镜之名的出现已经是嘉靖八年之前的事了，则时间上与

年成书的（东方诸国记）大致相合，从广州至簾镜陆行三

天，水行一日一夜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也基本相合。那么，皮雷斯

所言：“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是否相合呢？前引黄

佐文已说及在嘉靖八 镜”，年以前东南亚各国的夷船就已泊於　

“递年”即可视为几年或十几年，亦可视为二十几年或更长，则

可知， 簾镜港很早就是“其他民族的泊所”。黄佐《广东通志》

卷六六还载：

年），按察副使章格巡视海道，正统十年（ 时流求

使臣蔡璇等率数人以方物买卖邻国，风漂至香山港，守备当

以海寇，欲战之以为功。格不可，为之辨，奏还其赀而遣

之，番夷颂德。

香山港，当即“香山澳”，则簾镜亦涵盖其中，正统时，琉球人

即已接触簾镜，这里已经成为港口。郭邨《粤大记》卷三载：

（天顺二年七月）海贼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先

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至是招

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

“沙尾”即今珠海湾仔一带，沙尾外洋即在簾镜近海处。严启盛

为漳州人，所招引番舶很可能就是琉球番舶。在天顺二年（

年）时，各种外商船只已在 嘉靖二十六簾镜走私和贸易。成书

年的《香山县志》卷一载：

“九澳山，其民皆岛夷。

九澳山，即今路环岛，亦可称“沙尾”之外洋。“岛夷”，南洋海

岛诸国之人可称为“岛夷”，琉球人更可称之为“岛夷”。簾镜一

地其内涵并不仅指今澳门半岛，砲仔、路环诸岛亦应在其中。上

述资料，均可证香山之港口“濠镜”在 世纪以前即曾是琉球

和东南亚商船停泊和走私贸易的地方。由 停泊之所并非稳於 定，

”之名走私贸易亦是秘密进行，“簾镜”（ 在海外商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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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传播，反倒不被中国官方所认识。故在嘉靖二十六年修《香

山县志》时，有九澳山而无簾镜。

庞尚鹏疏章中是这样记述“濠镜”的：

窃惟广东一省，西北联络五岭，东南大海在焉，蛮夷杂

居，禁纲疏阔，海倭山寇，出没扰攘，现有经略，臣不敢烦

渎外，谨摘其祸切门庭者，著为论列，惟陛下试垂听焉。

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陌）至濠镜澳，

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

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濠镜澳”一词，前言者均为“濠镜”。

庞“澳者，舶口也”， 尚鹏第一次将“濠镜”一地称之为港口，

表明这时的濠镜已正式开埠，成为了一座名符其实的对外贸易港

口。庞文称由雍陌至濠镜为一日之程。雍陌在香山县东南八十

里，濠镜澳距香山县城一百四十里，雍陌距濠镜澳则有六十里，

故称“计一日之程。”据申良翰《香山县志》“：由前山村而南二

则知，十里日濠镜澳，未至三里为关 濠镜澳一地之北部起点

在明代关闸以北三里之地，亦当即今日拱北海关处。

庞文中第一次出现“澳门”之名：“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

台，即澳门也。”值得注意的是，庞文中的“澳门”之概念为

“濠镜澳”之属下一地。即庞文中的所谓澳门”，仅指两山对峙之

间地段。这两座山又何指呢？一船应指今澳门半岛东、西望洋

山。东望洋山即今澳门半岛北面的松山，西望洋山即今澳门半岛

西南的主教山，这两山所夹之地段就是南湾与北湾相对的这一区

间。屈大均而言：“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故谓

之澳门”。 埃雷迪 ）约於亚（

年绘的澳门第 的地方一张平面图显示，当时被称为

仅只指今澳门半岛中一小片地方，半岛的西南部及东北部均为中

此图与庞氏所言相国官方控制地区。 合。因此，我们可以获知，

澳门开埠前和开埠初期，虽然濠镜澳和澳门均是指一地的地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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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际内涵是不同的。濠镜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其地应北

起今之拱北，南还包括砲仔、路环诸岛，而澳门却是是一个小的

地域概念，仅指东、西望洋山之间南北二湾相对的一个区间。

澳门，最初只是一个很小的地名，其意当为“濠镜澳之门”。

地域很小，且未形成固定的地名，因此，在嘉靖年间成书的

《广东通志》、《香山县志）均不见其名。可见，此名仅流传在当

地老百姓的口耳之中，而庞尚鹏曾经过实地调查察访而获知。

世纪中庞文第一次报道了 叶葡萄牙商人在浪白外洋及澳

门近海的贸易情况：

（澳门）外环大海，接於牂牁，曰石硖海，乃番夷市舶

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馀蕃商

私赍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於抚按衙门，始放入

澳，侯委官封籍，抽十之二，乃听贸易。其通事多漳、泉、

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蕃衣服声音。每

年夏秋间，夷舶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馀

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

难於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殆舶出洋即撤之。

庞文叙述时并未按时间顺序，这里先讲的是澳门近海贸易，后又

补述浪白外洋贸易。我们先来看浪白外洋贸易。庞文云：“往年

俱泊浪白等澳。”浪白澳贸易究竟始於何时。《澳门记略》“：（澳

门）外有岛，广百余里，是为浪白 ，明初诸蕃互市於此。

（澳门记略）称明初浪白澳（“滘　”即澳）即已成为外商互市之

处。屈大均《广东新语》：“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馀里，

胡宗宪《筹海图编》：“诸番互市其中。 九星洋等处而西，浪白

郭尚宾《防澳防黎疏》“澳尤甚，乃番舶等侯接济之处。 ：查夷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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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后当事许其移入濠镜。 《皇明法传录

三朝续纪）卷一三亦称：“自佛朗机猫眼儿挟赀来，无处栖泊，

暂借浪白互市，然犹海外也”。 《澳门记略》称明初浪白澳已开

始成为外商贸易之处，目前尚未有其他资料旁证，但此地很早即

已成为外商与中国民间走私之地应可信。同治《香山县志》卷

四：

明正统间，佛郎机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后

为有司所逐。

正统年号为公元 年，这时葡萄牙人尚未远征东方诸

国，故不可能进入浪白。疑此“正统”为“正德”之误。正德九

年（ 年），即有葡萄牙商船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到正德十二

年（ 年）后，葡萄牙商人就一直在广州外海活动，故正德

间有佛郎机夷“泊居浪白”是可以相信的。前引黄佐《广东通

年）之前若干年（志》卷六六大约是嘉靖八年（ 原文为

“递年”）浪白即已成为各国商船的“湾泊之所。”据张增信《明

季东南 页公布的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第二章 年的两

张古典葡萄牙航海图上，在今日浪白澳之地，标写着 或

，其音与“浪白”相近，可证，浪白澳在 年以前即

为葡萄牙商队熟悉和认识。

嘉靖初，上川岛的葡人遭明军袭击，很多葡人丧亡，但有少

数人逃 年至浪白澳。 时葡人被允许到浪白澳贸亦有人称，

易。但据西文资料，浪白澳真正成为葡萄牙人较为固定的贸易

年。龙思点应始於 称： 年，有泰（

位在漳州劫后馀生的葡萄牙人泛海欲至上川，结果在浪白登

岸，后 年死於上川岛的耶苏会士沙来便一直定 勿居於此。

信札称：略（ “杜阿爹” ）的

到澳门开埠前船於 之年去日本途中经过浪白。 时，浪白

澳已成为葡萄牙商人的一重要贸易据点。平托（ ）的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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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 日）到信则称。“ 了浪白澳，这里是船只贸易的
，

地 年方。 佛罗依斯（ ）神 月父於 日在马

六甲写的信亦称：“浪白澳有近 名葡萄牙人， 位弥撒神

父。 而且贸易数额不小，据巴列托神父的信称： 年时，

浪白港有 万多担胡椒和从日本运来的 直万克鲁扎多白银。

至澳门开埠后数年即 年因避风浪而至浪白的耶苏会士加果

）还说，“在浪白约有 名葡萄牙商人持

但葡商较大规模从浪白移至 年。博续居住。 濠镜却始入

卡罗（ 《 年的澳门》 年（葡人）贸易移：
，

於浪白澳， 年由此转移於澳门。

可证，庞氏所言之“往年俱泊於浪白等澳”正是反映澳门开

埠之前，浪白澳已成为各国商人对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地点。这

里贸易点并非走私贸易，而是明王朝专门开设的，在澳中还设有

“守澳官”。庞文中浪白澳的“守澳官”出现，即可证“守澳官”

一职并非明朝在澳门设立的专门官职，我认为凡是经明朝允许有

外商来进行贸易的海岛、海澳均有可能设立“守澳官”。《大清一

统志》：“香山则有浪白、濠镜、十字门，皆置守澳官”。庞文还

称：“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於久驻，守

澳宫权令搭蓬栖息，殆舶出即撤之。”这在佛罗依斯神父的信札

中亦有记载：“浪白是个没有居民的沙岛，但葡萄牙人已在此搭

蓬栖息， 由并存栈过冬。 候季风的原故，浪白成为当时葡萄

牙人从马六甲到日本贸易的中途站。明政府除在浪白派驻“守澳

官”外，还驻有海道哨兵 名，配备大乌艚民船 艘，海道随

捕快马 员统领船 艘，委指挥使 ，可以反映，明王朝对浪白

澳贸易的重视。

与浪白澳开澳贸易的同时，澳门近海贸易亦展开。庞文中记

录的“石硖海”，当为《香山县志》中的“石岐海”。康熙《广东

舆图》卷二：“石岐海，在城西北，源自顺德县界，⋯⋯流第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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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海，至大 则可证庞文称“石峡海”为濠小横琴，出十字门。

镜澳“外环”之大海，则当是十字门海。十字门海在黄佐《广东

通志》卷六六中即是同“浪白”一样为各国夷船“湾泊之所”。

万历七年间绘制的（全广海图）中亦标明：“十字门澳，夷船泊

澳。” 庞文又称“石硖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与十字门澳

同时开放的还有“簾镜”，而十字门和簾镜均属今澳门地区。这

年后。应是说，澳门开埠以后，即 澳门近海已成为番夷市

舶之所。但这一时期的贸易仅局限於海上贸易不允许外国商人上

岸。正如王以宁所言：“秵载而来，市毕而去，从未有盘踞於澳

门者。 外国的贡船，则按往年规定“照例抽盘”。对於外商私

人来做贸易者，则由“守澳官”检验查实，再申报海道副使和抚

按衙门，然后允许船只进港。船进港后，“抽其十之二”作为商

税，才允许外商自由贸易。澳门开埠之前，我们在浪白、十字

门、簾镜等地的管理机构中仅见的管理官员为“守澳官”。守澳

官不仅是管理海港正常秩序的官员，亦是负责徵收商税官员之

一。据道光《香山县志》卷四：

浪白澳在澳门西迤南九十里，在黄梁都西南六十里。

即今珠海市南水镇南水村，两地距离甚远。我认为这里的“守澳

官”应分别是“浪白澳”的“守澳官”和“十字门及簾镜澳”的

“守澳官。”

正因为澳门近海成为“番夷市舶交易之所”，这就吸引了大

批内地人到此经商贸易。庞文称：“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

东莞、新会人为之。”这些充当翻译的通事往往身兼两任，即当

翻译又当商人。这些人来自浙、闽、粤三省海上贸易发达地区。

《明史 佛郎机传》称“，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亦当指此。这些

翻译和商人均“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完全以外国人的形

象出现。

据庞文载：“每年夏秋间，夷船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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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这应该是指澳门开埠之前进入浪白的外商船数；又言“：近

增至二十馀艘，或倍增焉。”庞文成於嘉靖四十三年（ 年），

“近”字，大致应表示为嘉靖四十年（ 年）左右。这一时

期，每年来澳门的外国商船达二十馀艘，最多的时候可达四十余

艘。可以反映，澳门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已相当繁荣。

庞文还报道了葡萄牙人人居澳门后澳门迅速发展的情况：

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

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几规厚利，所获不

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几

许，夷众殆万人矣。

葡萄牙人索萨（ ）与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协议同意

葡人入住澳门的年代是 年。但这时葡萄牙人在广东贸易的

主要据点在浪白。然而在 年已经有部分葡商和其他国家的

商人入居澳门，他们“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

拓架者。 上岸“拓架”亦是“仅蓬 地“搭茅暂累数十间

住 到 年时，葡萄牙人才从浪白这一贸易据点正式开始撤

）离，大批进入濠镜。博卡罗（ 言：

（葡萄 年由此转於年贸易於浪白澳，牙人）

澳门，在这里由於做小买卖和大生意的关系，一个人口稠密

的居留地发展起来了。

）亦言：平托（

年至 年葡萄牙人在 在浪白与华人贸易，并在

年还是如此。在这个时候，广州官吏因本地商人的请

求，将澳门给葡人。

年葡萄牙人大批进入澳门，开始大兴土木“筑庐而处，

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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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渐运转砖瓦木石为屋。”这就是庞文所言：“近数年来，始

入濠镜澳筑室。”这“近数年”即指 年之后。

年葡人大批进入澳门后，城市建设发展十分迅速。庞

文称：“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一区指一幢住

所，为一户葡人家庭的居所。大概在 年时，澳门即已建起

数百幢葡人居所，至 年时则建起了一千多户欧式葡人住宅。

佛郎机传）称：“高栋飞甍，栉比相望（明史 。 时人王士性则

称：“高居大厦，不减城市。 年吕宋总督德（

）的报告与庞氏记载有差距：“（澳门）仅有 间房

舍。”桑德似乎并未且进澳门进行调查，所言不确。 年冈萨

雷斯（ ）神父记载其澳门所见称：

（葡人）在澳门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殖民地，那里有三

座教堂，所贫民医院和一个慈善机构‘仁慈堂’。这个殖民

地 多个基督徒的城市。目前已发展为拥有

馀人的城市，到年即已拥 年还只有 间，房屋

这是不可信的。反证庞氏所言之可信。

庞文还称“：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略晚於

於庞氏的王临享言“：夷人金钱甚夥，一往而利数十 万历倍。’，

亦言：“广属香山（澳），为海十四年（ 年）之周玄 舶出

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溍海外珍閟诸物，多至数万。’，

正因为葡人在澳门开埠通商后获得了极大的利润，故越来越多的

葡商开始聚集於澳门。庞文：“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

佛踵。今筑室又不知几许，夷众殆万人矣。”《明史 朗机传》称：

同时期的“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

吴桂芳亦言：“非我族类，不下万人。” 裴化行（

年，澳门人民增至 左右，内所言数与上数有差距：

上引冈萨雷有 名葡人。 斯神父 基督徒。”之信亦是“

施 《澳门编年史》： 年，当时，白蒂

”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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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至约有 这里的差距我认为基督教徒。 是葡文资

料的统计数均是外国人（包括葡人、其他国家的商人及期奴仆），

并未含中国人在内，而庞尚鹏、吴桂芳所言之“夷众”实际指澳

门的全部人口，包括华人在内，共有万馀人。据博克塞教授言，

年有个耶苏会士访问该地区说，澳门居民由持各种信条的

人组成，约有万人左右。 可证，庞氏所言的“夷众”实际上包

括进入澳门的华人。

四

庞文还记录了初入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骄悍”态度及种种不

法行为：

（葡人）诡形异服，弥满山海，剑芒耀日，火炮震天。

喜则人而怒则兽，其性素然也。奸人且导之，凌轹居民，蔑

视澳官，渐不可长。若一旦豺狼改虑，不为狗鼠之谋，不图

锱铢之利，拥众入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

会城，俄倾而至，其祸诚有不忍者，可不逆为虑耶。

前面几句反映了庞尚鹏对入居澳门葡萄人的偏见，因其不是中华

人种，故称 华夏，则谓其为“异其为“诡形”，其衣饰亦不同

服”。“弥满山海”，则反映当时外国人在澳门人数不少。葡萄牙

”陆希言人喜佩剑，《澳门记略）称：“人咸佩刀，刀尾曳地。

《澳门记》：“有武士焉，披衣露衬，带刀佩剑，从炮台而上

下。 “剑芒耀日”应指此。葡人逢节日庆典，欢迎仪式，均有

礼炮致敬： 然而，中“其燃炮率以三或五发、七发，致敬也。

国官员由於并不熟悉这一西方礼节，往往将葡人的鸣炮视作示威

和挑衅。正德十二年（ 年），葡船队驶入珠江口要求广州通

商，曾鸣炮致礼而引机传》：

“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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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言澳门“火炮冲天”，其实仅是葡人自己举行庆祝活动而鸣

放的礼炮，而庞尚鹏则将此视之为对中国政府的示威。“喜则人

而怒则兽。”这更是中国封建士大夫对外国民族的一种污篾，将

外国人或异族人不仅视为异类，而且视之为“兽类”，反映了这

一批最初与西方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盲目排

斥。

初入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骄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凌轹居

民，蔑视澳官”，为庞氏所见。葡人文献中亦记载了在中国沿海

贸易的葡萄牙人的恶行。克鲁斯（

记载葡人在宁波的活动称：

也有一些葡人，就开始放肆起来，大抢大偷，还伤残人

命，受害者叫苦不迭。

索萨 年元月的信札也记载了一些资料：

皇帝获知我们在私下贸易，他恩准一切商人纳税贸易，

惟独心肠狠毒的佛郎机即葡萄牙人在禁之列，佛郎机被视为

无法无天的强盗、逆贼。⋯⋯我要求与我同行的葡萄牙人不

得从事任何再引起当地人群情激愤之事，亦不得重蹈复辙，

令当地人再次哗然。⋯⋯华人对外国人存有戒心，葡人首当

其冲。在华人看来，我们好争斗，不服输。⋯⋯商人不一定

非要葡萄牙人不可，因为他们不甚守法，所至之处声名狼

籍。

葡文资料保存的原始记录证明了庞尚鹏所言并不为虚。

正因为葡人的骄悍、好斗，且“不甚守法”，因此引起庞氏

深深担忧。他担心，葡萄牙人并不满足於“盘踞”澳门，更担心

他们“拥众人据香山”“，鼓噪直趋会城”，会给广东省城带来直

接的威胁。

葡萄牙人人住澳门主要是想在中国建一个贸易据点，并能过

澳门打通和开辟其在远东的贸易市场。当时的明王朝决不等同於

《中国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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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果阿，葡萄牙人即使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野心，但却无

其实力。特别是正德十六年（ 年）中葡屯门之战，葡萄牙

舰队在屯门海面被挫败后， 葡萄牙人更不敢有对中国的武力企

图。故葡人人住澳门后，虽然有一些骄悍违法的行为，虽然有许

多同广东地方政府的冲突，但其基本态度和方策是，采用恭顺的

态度、金钱的贿赂来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以达到其目的，而并

无要“入据香山”占领省城的侵略野心。故张天泽先生称：

葡萄牙人在被驱逐三十年后重新回到广东省时，他们完

全抛弃了任何武力手段，而采取谦卑和恭顺的态度。换句话

说，他们在中国采用不同的政策，即近乎拍马屁的贿赂与讨

好的政策。

庞尚鹏由於对葡萄牙人在远东的整体情况及葡萄牙人来中国的意

图溍不清楚。看到澳门葡人的“骄悍”，甚至出现过骚扰抢掠附

近居民的行为，所以，他担心这种行为发展下去，就可能“据香

，“趋会城”，酿成大祸。不仅庞尚鹏有此忧虑，当时两广总

督吴桂芳亦存此忧：

况兼香山县濠镜澳互市番夷，近年聚落日繁，骜横日

甚，切近羊城，奸宄叵测，尤为广人久蓄腹心深痼之疾。

嘉靖四十三年广州外城的创建，实有防御澳门葡萄牙人之意。对

澳门葡人的军事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但当时广东地方官员及士大

夫对葡萄牙人经略澳门的真正目的未有根本的了解，这恐怕也是

事实。

五

为了对付澳门葡萄牙人，当时人提出了几种办法。庞文载：

议者欲於澳门狭处，用石填塞，杜番舶潜行，以固香山

门户，诚是也。然驱石塞海，所费浩繁，无从取给，举事当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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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何时。或欲纵火焚其民，以散其党，为力较易。然往年尝

试之矣，事未及济，几陷不测。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随，伺我

动静，可复用此故知耶？议者又欲将濠镜澳以上、雍麦村以

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官一员，驻札其间，委

以重权，时加识察，使华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

盘之后，验执官票者，听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

然关城之设，势孤而援寡，或变起不测，适足以为骛骜之

资，岂能制其出入乎。

第一种对付澳门葡人的办法就是用石头去填塞澳门港口，阻止葡

萄牙船进入澳门，但由於此事工程浩大，耗资太大，没有办法实

行。第二种办法是派人去澳门放火，焚烧其居民，想以这种办法

驱赶葡萄牙人，并且也真正实行过。这种纵火烧屋的办法，不但

没有将葡人赶走，反而将矛盾激化，“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随，伺

我动静，”并且使纵火人“几陷不测。”这两种办法很可能是出自

民间的情绪主义的行为，当地有一部分人看不惯在中国的土地上

有一批外国人横行，故采取这种不理智的暴力行为来驱赶入居澳

门的异族。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为什么初入澳门的葡萄牙

人表现得那么“骄悍”与“骛骜”，很明显，这与当时当地人民

与葡萄牙人的严重对立亦不无关系。庞文透露的两条讯息，澳门

附近之华人欲填塞澳门港，并纵火烧葡人住宅，而出现前面所言

凌轹居民，蔑视澳官葡人 ”之行为，完全有可能是葡人对当地

华人的一种报复行动。

从未接触过 初入澳门的葡萄牙西方的香山一带华人居民对

人进行排斥和拒绝是必然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人民

对澳门葡萄牙人加深了解，亦看到这一批来澳做生意的葡萄牙人

并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多大危害，“夷利货物，无他志，固不为

害”， 这是嘉靖四 年）叶权游澳门时所言。相反，双十年（

方之间的民间贸易还给当地人民带来许多好处，故民间百姓均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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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澳葡多打交道，通往来。这一点，早在澳门开埠之前，明人

林希元即对葡萄牙人有这样的认识：

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

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

於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倍於常，故边民乐与为

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据此

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於吾

民。官府切欲治之，无诚不见其是。⋯⋯（虏）一日杀小嶝

屿民一百七十馀，前后焚烧深扈居民数百家，杀死数百人，

⋯⋯此海寇之患也；⋯⋯掳劫乡官子女财物，杀死人民不计

其数，此山寇之患也。佛郎机之来，今五年矣，曾见有是

乎？无是而欲攻之，何也？佛郎机虽无盗贼劫掠之行，其收

买子女，不为无罪，然其罪未至於强盗。边民诱卖与，尤为

可恶，其罪不专在彼。

这是明朝士大夫对来华葡萄牙人一份最客观、最实事求是的评

价。到中国来的葡萄牙人是以经商为目的而展开在中国的活动，

他既不同於海盗，又不同於倭寇，一般来说，他们在中国的行为

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葡萄牙人人中国之初，

由於中国人对他们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再加上葡人在我国沿

海地区收买儿童妇女更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慨，所以双方产生多次

磨擦和冲突，以致一部分中国士大夫产生一种强烈的拒葡心理。

象林希元这样客观冷静地看待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这在当时的

士大夫中是极少数的。很多人都是在不甚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虚

骄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看到的只是被曲解的表层现象，其实质

是“未尝为盗，且为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於吾民。”故此，

到后期入住澳门的葡萄牙人不但没与周边人民冲突，反而表现一

派双方和睦相处的景象。万历年间郭尚宾所见即为明证：

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乘以肆奸，有见夷人之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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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牲菜等物尽仰於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来於

夷者更多焉。有见於广州之刀环硝磺铳弹等物尽中於夷用，

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入为夷制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

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赀，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於澳夷之

市，画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

其中虽有罪恶的人口买卖活动，但可以看出，沿海当地之人与澳

门葡人表现的不是一种对立，而是和睦相处。这里所谓的“亡命

之徒”和其他文献中的“奸民”一样，实际上都是指与澳门葡人

进行经济活动的当地老百姓。因此，我们认为，葡萄牙人人住澳

门后，一部分士大夫与当地平民囿於传统的排外心理而产生了一

些对居澳葡人的误解，其认识多为偏颇。

第三种对付澳门葡人的办法是，设官建关，置兵驻守，对澳

门葡人加强控制。应该说，这在当时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良策。

但这一良策，却遭到庞尚鹏的反对。说设关建城，不仅不能对澳

门人进行控制，反而会成为他们桀骜横行的资本。庞氏之言不具

说服力。关於设官建关之策，略晚於庞尚鹏的霍与瑕奏章中亦记

载了几种对策：

曰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

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欲

行上策，当先要之以中策，请明论番夷，日军门以尔土著於

此，招集无赖，买马造铳，恐我中国嗜利之徒，煽诱不轨，

将为地方患。特申敕官兵，撤尔屋宇，送尔归国，两全无

害，仍严兵备之，再三令之，若听顺徙而之他，此谓以邻为

壑，故日中策。倘其哀乞存留，原为编户，乃请於朝，建设

城池，张官置吏，以汉法约束之，此谓用夏变夷，故曰上

策。⋯⋯今设城池，置官吏，以柔道治之，不动而安，诚策

之得计。筑城工费不过万金，设官柴马不过千金，是税课五

分之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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